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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儿化现象产生的历程和原因

张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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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儿”语素的发展历史来看，“儿”最初为实词，是词根语素，后来衍化出附加语素（后

缀）“儿”。 文章结合对河南光山方言儿化现象的分析，认为汉语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受了

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卷舌音的影响，而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儿”由实词虚化为意义宽

泛空灵的后缀，后缀“儿”语义的虚化伴随着语法功能的泛化，带来了语音的弱化，甚而黏附于前一

音节并与之融合，汉语儿化现象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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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所说的汉语儿化现象，是指后缀“⁃儿”
语音上不能自成音节，必须依附于前一个音节，跟前

一音节合为一个音节的一种合音现象。 它属于语流

音变，其中以北京方言儿化现象为典型代表。 有些方

言，如山西交城、晋中、岚县，青海西宁，浙江杭州、温
州、兰溪、衢州，安徽旌德、绩溪、建德、遂安等地的方

言，后缀“⁃儿”独立自成音节，仍为一个单音节的独立

语素，这种情况不属汉语儿化范畴。 不少现代汉语方

言的儿化并非都像普通话和北京方言那样带上卷舌

色彩。 例如洛阳方言的儿化音节带的是平舌韵尾

［ɯ］，安徽休宁方言的儿化音节带的是前鼻音韵尾

［ｎ］，浙江平阳方言的儿化音节带的是后鼻音韵尾

［􀱻］，四川南溪方言的儿化音节带的是边音韵尾［ｌ］，
甚至还有影响到声母、声调的［１］。 所以，本文所说的

汉语儿化现象，是着眼于整个汉语大系统，包括现代

汉语各地方言，而非拘囿于普通话或北京方言。
一、汉语“儿”语素的虚化历程

（一）作为词根语素的“儿”
“儿”最初是实词，表示实实在在的词汇意义。

“儿”的本义是指“小孩”。 《说文解字》释意为：“儿，孺
子也。 从儿，像小儿头囟未合。”汉代，兼有“儿子”的意

思。 《广雅·释亲》云：“儿，子也。”《汉书·项羽传》中
有“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羽”句，“儿”指“儿子”。

秦汉以前，“儿”主要做单音词，“儿”字附在其

他语素后边连缀成一个词在先秦文献里是罕见的。

汉代以后，“儿”开始用作合成词中的后置语素，但
意思没有多少发展。 例如《三国志·魏志》中“黄须

儿竟大奇也”，《晋书·王衍传》中“何物老妪，生此

宁馨儿”的“儿”均指“小儿”。 还有“黄口儿”“游侠

儿”“弄潮儿”“轻薄儿”等也是如此，都不能看作附

加语素。 下面句中的“儿”虽不是“小儿”义，但仍指

健壮的后生，还带有明显的实义，也不是纯粹的附加

语素。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乐府诗集·企喻

歌》）
快鸟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洛阳伽蓝记·法

云寺》）
姜维自一时雄儿也。 （《三国志·邓艾传》）
（二）作为后缀语素的“儿”
上述“儿”有个共同特点，即均带指“小”义。 正

因“儿”有指小的作用，南北朝时，“儿”开始用作人

名小字，如齐武帝小字“龙儿” （《南齐书·武帝本

纪》）、梁武帝小字“练儿”（《南史·梁本纪》）、宋文

帝小字“车儿”（《小名录》）、陈武宣帝皇后小字“要
儿”（《南史·后妃传》），此外，还有“狗儿” “猪儿”
“戊儿” “罗儿” “伯儿”等用作人名小字的。 这种

“儿”已虚化为名词的附加成分（后缀）。 它与“健
儿”“男儿”的“儿”不同。 “健儿” “男儿”是偏正结

构，“健”“男”修饰“儿”，而“龙儿”“练儿”是附加式

的词，“儿”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小称、爱称。 唐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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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小称、爱称的“儿”逐步扩大使用范围，不仅用

于指人，还可用于指动物、植物以至一般事物。
１． 用于动物名词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金昌绪《春怨》）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杜甫《舟前小鹅

儿》）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杜甫《水槛遣心二

首》）
猧儿偏吠客，花下卧睛莎。 （高启《题李迪画

犬》）
雀儿出来，不问好恶，拔拳即差（搓）。 （《变文

７·燕子赋》）
２． 用于植物名词

眉儿 那 曾 开， 花 儿 不 忺 带。 （《 张 协 状 元》）
第 ２３ 出）

葫芦儿沉后我共伊休。 （《张协状元》第 １６ 出）
人家妇女皆归外家，归即以新葫芦儿为遗。

（吴自牧《梦 录》）
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 （《武林旧事·

酒楼》）
３． 用于一般事物名词

朱儿应作粉，云母讵成灰。 （皮日休《药名联

句》）
小车儿上看青天。 （邵雍《小车吟》）
当时髫儿戏我侧。 （王安石 《忆昨诗示请外

弟》）
船儿傍舷回。 （梅尧臣《重送杨明叔》）
面皮儿上因谁白，骨头儿里几多香。 （辛弃疾

《稼轩长短句》）
门儿 拽 上 不 关， 那 贼 略 推 一 推， 豁 地 开 了。

（《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后缀语素“儿”的构词能力很强。 《张协状元》

是戏文初期的作品，一般文学史家认为是元初作品，
钱南扬先生认为“盖作于金亡之后，宋亡之前这段

时间之内”。 下边是这部戏文中带“儿”的词：
老乞儿、女孩儿、小孩儿、丫头儿、娘儿、哑儿、两

口儿、一对儿、心儿、眉儿、眼儿、娇脸儿、手儿、脚儿、
口儿、花儿、葫芦儿、蛇儿、猫儿、戏蜂儿、粉蝶儿、蝌

蚪儿、狗儿、鼓儿、门儿、梳儿、雪儿、檐儿、担儿、袄

儿、绣鞋儿、半盏儿、帘儿、镜儿、箱儿、笼儿、轿儿、烘
儿、袱头儿、伞儿、风儿、模样儿、魂灵儿、这样儿、些

儿、这些儿

这些“儿”指人指物，琳琅满目。 再往后“儿”的
应用范围更加扩大，到清代以后一整套亲属称谓都

可以加上“儿”，如爷儿、哥儿、姐儿、姨儿、姑儿、外

甥儿、小妹儿。 一整套时间词也都可加上“儿”，如
今儿、明儿、昨儿、后儿、往常儿、往后儿。

“儿”和“子”作为附加语素都有极大的能产性，
宋元以后许多词以“⁃儿” 和“⁃子” 两种形式并存。
如《张协状元》中例：娘儿—娘子、哑儿—哑子、轿
儿—轿子、些儿—些子。

这种构词现象在近现代汉语中可谓俯拾皆是，
如：担儿—担子、桌儿—桌子、筷儿—筷子、勺儿—勺

子、叶儿—叶子、盖儿—盖子。
金元以后，“儿”还可以用在量词后，这是名词

后缀的引申用法。 例如，“一壶儿酒” “一枝儿花”
“几扇儿纸屏风”“几轴儿水墨画”（《董西厢》）、“侧
一会儿身”“吃一口儿食” （关汉卿《西蜀梦》）、“一
般儿闲汉”“不曾有半些儿差池”（《水浒传》）等。

综上所述，后缀“⁃儿”是由实义词“儿”逐渐虚

化而来的。 王力《汉语史稿》 （中册） ［２］２２７⁃２３０、向熹

《简明汉语史》 （下） ［ ３ ］１７８⁃１８０、鲁允中 《轻声和儿

化》 ［ ４ ］７６⁃８６等著作都持此类观点。
二、汉语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我们可以推测，“儿”成为后缀后，由于其语义

的虚化和语法功能的泛化，语音在这一历史过程中

也发生了变化，先是弱化，变成轻声，然后逐渐与其

前一个音节融合，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儿化现象

就产生了。
（一）外因影响

关于儿化音产生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儿化

是在外来因素影响之下产生的，是北方阿尔泰语系

诸民族把他们语言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汉语后

缀“⁃儿”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
失去独立的语音地位而依附于前一个词根语素，
“儿化”现象就产生了［５］。

北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南朝并无许多言

语，鸿和尔大山只八个字，曰：‘鸿和尔大山脚下为

界。’”这里应该没把“尔”算一个汉字。 “和尔”合

成一个音节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儿化。 “鸿和尔”显

然是一个音译词，原语言应是阿尔泰语的一种。 但

这里用的是“尔”而不是“儿”，也许是为了避免与汉

语中的构词后缀“⁃儿”产生联想，才选用了一个几乎

已经死亡的“尔”字来翻译。 这个例子至少说明，从
宋代开始，北方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就已开始影响

汉语。
元代蒙古语人名的翻译反映了汉语曾经大量吸

收过蒙古语的卷舌韵尾。 《元史》中的同一人名，有
时会有不同的翻译，一种翻译用“儿”，一种翻译不

用“儿”，或者用别的字。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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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别儿 （《也罕的斤传》）—哲别 （《太祖纪卷

首》）
哈儿鲁（《土土哈传》）—哈鲁（《暗伯传》）
昂吉儿（《昂吉儿传》）—昂吉（《世祖纪》中统

二年）
铁木儿 （《显宗传》）—铁穆耳 （《成宗纪》 卷

首》）
睹儿赤（《世祖纪》中统元年）—睹尔赤（《宗室

表》合丹大王位）
帖里帖木儿 （《宰相年表》 二）—贴里贴木尔

（《宰相年表》二）
这些情况表明：“儿”代表的音在蒙古语里不是

一个独立的音节，而是一个卷舌韵尾；汉语用不同声

调的字来翻译它，说明它在汉语音译词中的读音是

模糊不清的，至少可以算是轻声音节，甚至已经读成

了儿化。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阿蓝答” （《艾貌

传》）又译作“阿蓝答儿”（《宪宗纪》元年）、“阿蓝带

儿”（《世祖纪》中统元年）。 “答儿”和“带儿”只有

在儿化的情况下才是同音的（不计声调）。 这说明

儿化在元代极有可能已经产生。
外因论设想，蒙古语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卷舌韵

尾和汉语北方方言固有的后缀“⁃儿”由于语音上的

相近而产生了联系，进而由于联系的密切而使后缀

“⁃儿”与前一个音节融合，变成前一个音节的卷舌韵

尾，并且扩展到了各类词中。
（二）内在原因

汉语是受了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卷舌音的影

响才有了儿化现象的说法不能说没有可能，但总觉

得牵强，也许只是一种巧合，或许它们对北京话卷舌

儿化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如

果考察一下汉语各方言的词根语素“儿”和儿化词

中后缀“⁃儿”的音义关系，我们认为，汉语的儿化现

象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
以河南光山方言为例，作为词根的语素“儿”多

数时候独立成词，也可以跟其他词根语素组合成词，
有实实在在的词汇意义，有独立的音节［ ɭ３５］。 光

山方言词根语素“儿”有如下几个意义。
１． 儿子。 光山方言单称儿子为“儿”，女儿为

“女”。
２． 孩儿（不分性别）。 父母也可以昵称自己的

女儿为“儿”。 把生孩子叫“刊儿”。
３． 动物的幼崽。 例如，兔子刊了一窝儿（兔子

生了一窝小兔），下了一窝老鼠儿，牛在下儿（牛正

在生产），狗儿（骂人的话），王八儿（骂人的话）。
４． 植物根部滋生的幼株。 例如，树蔸上冒出几

个儿，花生翻儿。
５． 无生命体滋生出来的部分。 例如，鸡蛋煮得

直冒儿。
汉语儿化词在语义上体现出表小称爱的相似

性，这种语义上的家族相似性，是以这样的认知为基

础的：由人的“小者”称“儿”，进而推及有生命的动

物和植物中的小者，再进而到无生命的器具、天文、
地理类名词，指其形状、体积、面积等较小者；从对自

己子女的喜爱、亲昵的感情出发，推及其他有生命和

无生命的娇小东西，从而使“儿”具有了表达“喜爱”
的感情色彩。 这一认知基础，既可以从上述汉语

“儿”语素的虚化过程得到印证，也可以从光山方言

“儿”的意义得到印证。
光山方言词根“儿”的几个意义相对于母体都

有“小”的特征，加上有衍生关系，所以有喜爱的感

情色彩，并且指称的都是名词。 这跟上述汉语“儿”
的发展史一致，跟光山方言乃至整个汉语大系统儿

化现象的后缀“儿”主要做名词的标志、泛化表示引

申义和表小称爱也是一致的。
光山方言儿化现象中的后缀“⁃儿”除了跟普通

话儿化后缀“⁃儿”一样构成名词并标记名词、区别词

的理性意义或增添小称、喜爱的附加意义之外，还表

示其他几种意义。 例如，“牛仔裤儿、喇叭裤儿、直
筒裤儿”跟统称“裤子”比，儿化增添了“详细具体”
义，既跟“小”义对应，其形象可感、有款有式也是让

人喜爱的；动词儿化表“轻松随意”，例如，“唱哒玩

儿”，不是认真、正式的唱，是随意、自娱性质的唱；
形容词儿化表示“程度适中令人满意”，例如，“他长

得瘦瘦儿的”，意思是他长得有点儿瘦，是令人喜爱

的那种瘦［６］。 这些都是让人喜爱和精神愉悦的。
词根“儿”和后缀“⁃儿”的意义是相通的、一脉相承

的。 后缀“⁃儿”的意义是词根“儿”的意义的引申和

虚化。
从语音方面看，光山方言的词根“儿”和后缀“⁃

儿”有明显的同音关系。 词根“儿”单字音为［ɭ３５］，
是舌尖后浊边音［ɭ］自成的音节；后缀“⁃儿”由于意

义虚化而读轻音，有很强的黏附能力，一律黏附在它

前一个音节的末尾与之融合成一个音节，使其带上

卷舌边辅音韵尾［ɭ］ ［ １ ］。 儿化后的后缀“⁃儿”仍然

保留着跟词根“儿”共有的［ɭ］这个音。
笔者研究发现，汉语儿化并非都表现为儿化韵

母带上卷舌音，有的方言儿化后带上的是平舌元音

韵尾，有的是鼻辅音韵尾，有的是边音韵尾，因为这

些方言的“儿”单字音的韵尾为平舌元音或鼻辅音

或边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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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汉语儿化现象中的后缀“⁃儿”和词根

“儿”在音义两个方面虽有区别，却有密切的联系。
这表明，汉语儿化现象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是词根“儿”在语义语法上逐渐虚化为后缀“⁃儿”
后，语音也弱化为轻音，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黏附于

前一音节并与之融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并非是受

了外族语的影响所致。 以往我们总是把儿化定位为

语音现象，其实语音只是表象，语素“儿”语义的虚

化和语法化才是导致儿化音产生的深层原因。 儿化

是语言结构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此外，有人认为儿化音的发生，既有汉语的来

源，又有外来的影响。 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与

汉语的互相影响，也是产生儿化音的原因［７］。
三、汉语儿化现象产生的年代

关于汉语儿化音产生的具体年代，有四种不同

的说法：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和清初说。 下面介

绍其中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
（一）明代说

李思敬通过对儿音史的研究，认为汉语北方话

的儿化音是明代中期产生，到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

时代，也就是 １６ 世纪成熟的［８］。 他发现《金瓶梅》
中两条谚语和其他一些资料证明明代中期就有儿化

现象。 这两条谚语：一条是“奴才不可逞，小孩儿不

宜哄”；另一条是“生有地儿，死有处”。 元剧《后庭

花》第三折作“生有地，死有处”。 李思敬指出，中国

的谚语如果是上下两句的话，通常总是音节相等的。
这两条谚语中的“儿”只有与词根语素拼读为一个

“儿化”音节，说起来才顺口，听起来才和谐。 所以

《金瓶梅》中这两条谚语中的“儿”肯定不是一个独

立的音节，只能是儿化的标记符号［９］。 但是有其他

一些资料证明《金瓶梅》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儿
化”现象。 由此看来，《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显然不

能说就是“儿化”的源头。
（二）宋代说

季永海反驳了明代说［７］。 他以《新校元刊杂剧

三十种》（上下册，徐沁居校点，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第

一版）中元杂剧的唱词和说白为主要材料，并证以

元代其他著作，论证了元代已有儿化音。 例如：
［满庭芳］见我这般微喘息，语言恍惚，脚步儿􀪍􀪍􀪍

查梨。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第 １００ 页）
［仙吕］［赏花时］火坑内消息儿􀪍􀪍􀪍我敢蹅，油锅内

钱财我敢拿。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第 ４８１ 页）
［滚绣球］这婆娘外相儿􀪍􀪍􀪍贞，就里狠。 （《新校元

刊杂剧三十种》，第 ７６３ 页）
上面 ３ 例中的“儿”字如果不是与词根语素拼

读为儿化音，不仅读起来不顺口、不和谐，而且前后

的字数也不一样。
他还研究了宋代诸宫调和话本小说中的语言以

及辽金元明清资料中的对音后得出结论：儿化音发

生于宋代。 例如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中已有

儿化痕迹：
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 朱三老儿􀪍􀪍􀪍􀪍家

里……（《宋元明话本小说选》，第 ６４ 页）
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儿……

（《宋元明话本小说选》，第 ６４ 页）
“朱三老儿”“朱三老”在同篇小说中出现，如果

前边的儿字不是儿化，与后面的意思就大不一样了，
而且书中出现多次，不会是笔误。

历史文献表明，明代儿化开始全面扩展，清军入

关后，满族语中的卷舌韵尾对汉语的儿化又推波助

澜，儿化全面走向繁荣。 《红楼梦》是近代汉语向现

代汉语转变过渡阶段重要的标志性著作，它的语言

中有大量的儿化词，表明儿化已经是 １８ 世纪北方官

话的突出特色之一［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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